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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近
日
《
中
國
青
年
報
》
報
道
，
去
年
哈
爾
濱
市
曾
面
向
全
國
公
開
招

聘
事
業
編
制
環
衛
工
，
當
時
有
一
萬
多
名
大
專
以
上
學
歷
者
報
名
，
這
立
即

在
社
會
上
引
發
了
一
場
有
關
﹁高
才
生
為
了
體
制
飯
碗
甘
當
環
衛
工
﹂
的
討

論
。
最
終
，
經
過
層
層
選
拔
，
有
四
百
四
十
八
名
大
學
生
進
入
到
哈
爾
濱
市

環
衛
系
統
。
一
年
多
來
，
這
些
高
學
歷
環
衛
工
之
中
，
只
有
少
數
幾
個
報
考

公
務
員
離
開
，
絕
大
部
分
堅
守
在
崗
位
上
。
他
們
中
有
的
被
提
拔
為
分
隊
長

，
把
新
的
管
理
觀
念
帶
進
環
衛
隊
伍
；
有
的
則
找
到
發
揮
專
業
所
長
的
空
間

，
成
為
環
衛
工
中
的
﹁科
學
達
人
﹂
，
改
進
了
哈
爾
濱
的
環
衛
工
作
。

大
學
生
當
環
衛
工
是
否
大
材
小
用
？
這
些
年
輕
人
是
否
為
了
鐵
飯
碗
而

放
棄
理
想
？
諸
多
質
疑
如
今
漸
有
答
案
。

道
裡
區
清
潔
大
隊
第
二
中
隊
分
隊
長
是
有
研
究
生
學
歷
的
許
鑫
。
如
今

他
每
天
都
穿
梭
在
自
己
負
責
的
七
八
條
街
道
之
間
巡
視
路
面
的
衛
生
，
一
旦

發
現
路
面
有
垃
圾
，
都
會
以
最
快
速
度
調
集
人
員
清
掃
，
自
己
在
人
員
繁
忙

的
時
候
也
會
親
自
上
手
。
他
說
，
當
發
現
自
己
能
管
理
好
一

支
隊
伍
，
看
到
自
己
和
隊
友
的
勞
動
換
來
了
街
道
的
乾
淨
、

整
潔
，
成
就
感
便
油
然
而
生
。
第
八
中
隊
分
隊
長
王
健
曾
就

讀
於
一
所
重
點
大
學
，
本
科
畢
業
後
曾
在
一
家
公
司
做
過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工
資
待
遇
都
還
不
錯
，
生
活
和
其
他
都
市
白

領
差
不
多
。
但
是
王
健
覺
得
那
時
候
自
己
很
浮
躁
，
他
認
為

環
衛
事
業
一
定
會
往
更
加
專
業
化
、
管
理
更
加
科
學
化
的
方

向
發
展
，
是
一
個
﹁可
以
讓
自
己
俯
下
身
來
沉
澱
下
去
的
行

業
﹂
。
女
青
年
馬
越
也
成
了
一
名
分
隊
長
，
也
管
理
着
四
五

十
個
一
線
﹁戰
友
﹂
。
她
對
去
年
一
些
媒
體
的
指
責
，
看
得

很
淡
：
﹁有
人
說
我
們
為
了
編
制
甘
心
放
棄
理
想
，
去
幹
不

需
要
什
麼
文
化
、
﹃沒
出
息
﹄
的
活
兒
，
但
在
我
看
來
，
這

份
工
作
需
要
高
學
歷
、
高
素
質
的
人
來

發
揮
他
們
的
才
華
和
價
值
。
﹂

本
科
專
業
是
汽
車
電
子
技
術
的
常

中
青
在
機
掃
大
隊
從
事
維
修
工
作
，
他

將
自
己
的
專
業
與
實
踐
操
作
找
到
很
好

的
結
合
點
，
是
環
衛
工
作
中
的
﹁幕
後

工
作
者
﹂
，
他
認
為
自
己
所
學
和
所
用

之
間
沒
有
什
麼
溝
壑
。
年
初
，
南
崗
區
實
行
改
革

│
將
轄

區
城
管
智
能
化
系
統
中
的
六
個
難
點
分
別
﹁立
項
﹂
，
讓
一

百
四
十
三
名
高
學
歷
環
衛
工
公
開
競
標
。
經
過
角
逐
，
最
終

確
定
了
六
個
項
目
帶
頭
人
。
畢
業
於
哈
師
大
計
算
機
專
業
的

李
孔
，
此
前
是
清
潔
隊
的
一
名
汽
車
駕
駛
員
，
現
在
是
公
廁

智
能
管
控
系
統
項
目
帶
頭
人
。
李
孔
告
訴
記
者
，
他
所
學
的

計
算
機
技
術
專
業
培
養
的
思
維
模
式
讓
他
有
了
通
過
智
能
化

來
管
理
公
廁
的
設
想
，
北
京
朝
陽
區
﹁飄
香
﹂
公
廁
的
設
計

啟
發
了
他
，
經
過
李
孔
及
其
團
隊
近
一
個
月
的
調
研
論
證
，

最
終
領
導
同
意
在
達
標
的
公
廁
安
裝
自
動
噴
射
清
香
劑
的
裝

置
，
這
種
裝
置
會
根
據
時
段
、
光
感
、
人
流
量
的
變
化
自
動

調
節
噴
灑
香
味
的
濃
度
，
做
到
噴
射
更
加
科
學
，
避
免
浪
費
。
現
在
，
李
孔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泡
在
公
廁
裡
﹂
。

一
年
前
，
哈
爾
濱
市
面
向
全
國
公
開
招
聘
事
業
編
制
環
衛
工
的
初
衷
就

是
想
改
變
環
衛
作
業
隊
伍
文
化
偏
低
、
年
齡
偏
大
、
技
術
崗
位
作
業
人
員
不

足
的
現
實
問
題
，
想
盡
快
建
設
一
支
年
輕
化
、
技
能
化
、
專
業
化
的
環
衛
隊

伍
。
如
今
，
局
面
已
經
開
始
改
變
。
去
年
流
入
的
﹁活
水
﹂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善
了
環
衛
工
作
人
才
斷
流
的
問
題
。
一
年
多
來
，
部
分
新
人
都
已
由
原

先
的
清
掃
員
提
升
為
分
隊
長
。
業
內
人
士
評
價
：
﹁年
輕
的
大
學
生
，
學
習

能
力
強
，
接
受
新
事
物
快
，
而
且
很
吃
苦
耐
勞
。
所
以
能
脫
穎
而
出
。
他
們

現
在
已
經
能
獨
立
負
責
幾
條
街
的
環
衛
工
作
，
管
理
三
四
十
人
，
難
度
不
亞

於
在
一
家
小
型
企
業
做
管
理
工
作
。
﹂
老
員
工
普
遍
也
認
為
新
員
工
會
靈
活

運
用
頭
腦
裡
的
知
識
，
善
於
想
辦
法
把
工
作
做
好
，
現
在
的
環
衛
系
統
比
以

前
更
有
活
力
了
。

長篇小說《這
邊風景》是王蒙窖
藏了四十年、在 「
文革」政治桎梏之
下動情書寫的長篇
巨作，是他在新疆

度過風華正茂的十六年裡創作的唯一一部長
篇小說。它完成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
，後因種種原因未曾出版。小說以新疆伊犁
地區少數民族生活為原型，真實地再現了六
、七十年代的中國。如今這部塵封之作得以
付梓推出，王蒙欣慰地說： 「總算到了可以
淡化背景的文學寫作與閱讀時代了。」

我讀《這邊風景》，看到的 「風景」
是：

一是歷史的 「風景」，或說是記錄時代
的 「風景」。這部巨著作者用 「風景」作書
名，顯然是種隱喻。當然作為一部小說，王
蒙用他的妙筆確有對新疆伊犁等地特有的美
好風景的描繪，但它絕不是一種專記述各類
景色的遊記，也不是平常說的風情、風俗、
風貌等的淺層展示；而是零距離觸摸了新疆
「這邊」獨特的風土人情與宗教文明，展現

了漢維兩族人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真實
生活 「風景」。小說從當地公社一起糧食盜
竊案入筆展開，盜竊豈非又是 「階級與階級
鬥爭」？接着寫的故事都有 「文革」背景。
特別是用的語言文字都保留了當時的原貌。

「文革」對民族地區的影響與禍害都有真實反映，但作者
透過對基層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細緻描寫，顯露出人民對
「文革」的反感，他們的善良、樸素。

二是民族的 「風景」。這一點對讀者的感覺也是最明
顯的。王蒙在新疆伊犁生活十六年，是生活在維吾爾族人
之中，更把自己也當成維吾爾人。因此他說在小說中對維
族生活 「吃喝拉撒、婚喪嫁娶、從頭到腳，什麼都寫到了
」。這使讀者對維族的生活環境、民族風情、與漢族完全
不同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等等，都有了全新認知。

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某天乘長途汽車去寧波，同車坐
在一起的有幾位維族兄弟，他們來自南疆，能講一口流利
普通話。在聊起新疆民族關係時，他們認為真正搞民族分
裂的是極個別的，大多對漢族人特別是漢族幹部是有隔閡
，主要是溝通少，太不尊重我們，總懷疑我們什麼，實際
是太不了解我們。而在《這邊風景》中，王蒙就融入維族
中，寫了用維族方式來討論國家問題、民族問題，還有討
論 「善」的問題，以及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和溝通、彼此
和解的問題。這些 「風景」的展示，恰恰切中了民族關係
的要害。

三是文學的 「風景」。就總體內容來說，它以深入細
緻真實生動的文學筆調，寫出了新疆的 「百科全書」；就
故事情節來說，它有很強的可讀性、傳奇性，讓人一讀上
它就愛不釋手，等等。然而最亮（靚）麗的文學 「風景」
卻是一個漢族作家真正成為維族的知心人知情人，用維族
的視角寫出維族人民的真實生活。我在一九五八年讀過當
年有名小說《我們播種愛情》，說是反映藏族生活，但總
覺得它不夠真實，因為作者並沒有真正深入藏民之中，是
用漢族思維寫藏族。這一直是漢族作家寫少數民族題材的
瓶頸，王蒙卻把它突破了。他還用 「小說人語」，既代表
文學在當代社會的一種隱縮，又隱喻維族文學領域中的說
書人。而說書人曾經在維族古典時代是一個文學主體，它
承載着文學的延續； 「小說人語」非常巧妙地隱喻了維族
文學發展的歷程。

儘管 「風景」如此美好，但遺憾的是今年一月十五日
《文藝報》刊出《中國小說學會二○一三年度中國小說排
行榜》，上榜的長篇小說有五部，王蒙的《這邊風景》卻
不在其內。原因何在？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權
威文學評論家雷達的《二○一三年長篇小說：對現實發言
的努力及其問題》，其中提到它： 「這是王蒙二十世紀六
七十年代下放新疆農村勞動期間創作的長篇小說，為讀者
展示了一幅現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圖，當然也打上了那個特
定時代的烙印和局限。」指出其 「問題」所在。

我恰恰以為，中國小說學會的專家們自己也有 「局限
」：不注重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題材的小說創作，那被入
選的二十五部（篇） 「排行榜」就是明證。本文前面我談
了對王蒙的印象，是說王蒙對許多問題上確與眾不同。至
於 「特定時代的烙印」，文學確需要真實反映歷史，還原
歷史真相，怎麼是 「問題」？新疆維族教授姑麗娜爾．吾
甫力說她用維吾爾語閱讀方式，就讀出 「風景」奇美，大
大予以肯定。她還指出： 「這部小說帶有比較強的政治參
與，它呼喚更加和解的、包含的公共話語的產生，它是打
開新疆的鑰匙，它是一個帶有很強的隱喻色彩的、關於中
國的故事。」

《釵頭鳳》，是一齣
名劇。很多地方劇種，如
越劇、閩劇等，都經常上
演。其中，影響較大的，
是由陳墨香與荀慧生合作
所編演的京劇。故事是寫

：宋朝詩人陸游與表妹唐惠仙相愛，而陸母卻輕
信尼姑不空的挑撥，說惠仙的命相剋夫，不允成
婚，逼子赴試。又將惠仙趕入尼庵，被那不空尼
姑百般虐待。幸而有人相救，被安置在許氏園中
。陸游因得罪秦檜，未能考取。回家以後，不見
惠仙，悲傷不已。後來，在許氏園中，得遇惠仙
，萬分感嘆，賦詞《釵頭鳳》一闋。惠仙見詞，
悲痛成疾。此時，陸母雖然悔悟，命陸游前去相
迎。但惠仙已經病重，結果與陸游訣別而。一
樁美滿婚姻，就此被人為破壞。造成一對戀人的

終生遺憾，為人所嘆息。這個淒涼的故事，一直
流傳至今，成為絕唱。

陸游（一一二五—— 一二一○），號放翁
。浙江紹興人，是南宋有名的大詩人。他出身在
一個世代做官與具有文學教養的封建地主家庭。
出生的第二年，金兵即攻佔了首都汴京。陸游的
父親陸宰，是一位具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這
使陸游從小就被播下了愛國主義的思想。他在二
十九歲時，參加進士考試，因名列秦檜孫子之前
，又 「喜論恢復」，結果被秦檜所黜。直到孝宗
即位，才賜給一個進士出身。在政治上，他主張
堅決抗戰，但都未被朝廷採納。雖先後在江西、
浙江等地做了幾任官，因一貫鼓動反金，最後被
當權者罷免。作為一位傑出的愛國詩人，他曾寫
出了許多雄厚豪放、慷慨悲壯的《書憤》、《示
兒》、《關山月》等名篇，曾被前人稱為 「詩史

」，可見評價之高。而他的名篇《釵頭鳳》，更
是為後人所傳誦，十分感人。

《釵頭鳳》，寄託了陸游內心的一曲愛情悲歌
。纏綿緋惻，有感而發。他將原來的《擷芳詞》，
改名為《釵頭鳳》。全詞為： 「紅酥手，黃滕酒
，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
，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
淚痕紅邑鮫綃透。桃花落，閒時閣。山盟雖在，
錦書難託。莫，莫，莫！」當時題寫在許氏園中
的牆壁上，讀到的人很多，影響很大。為此，還
有後人借唐惠仙之名，寫了和陸游的《釵頭鳳》：
「世情惡，人情薄，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

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
闌珊，怕人尋問，嚥淚裝歡。瞞，瞞，瞞！」雖
是後人寄託所作，卻也道出了有情人的心聲。

距華沙五十四公里的地
方，有個叫塞拉佐瓦渥拉（
一譯為 「熱拉佐瓦沃拉」）
的小城鎮。坐波蘭的老式火
車，不到一小時就到了。火
車很老舊，洗手盆和馬桶都

是鋼鑄件，塗了藍漆。藍漆剝落，露出斑斑灰色。
火車站也老舊了，甚至有點殘破。但它紅磚房的半
面牆上，灑鋪了瘋長的爬山虎，看去幽靜古雅，叫
人遐想。這個地方是該引人遐想的，因為它是波蘭
音樂家蕭邦的出生地。

媒介上的資料真真假假，對已蓋棺定論的蕭邦
有許多真假難辨的評價。現代人服氣於蕭邦的音樂
才華和貢獻，卻質疑他 「偉大」、 「愛國」的故事
，解讀出一個傲慢、怯懦、軟弱，甚至是臨陣脫逃
的蕭邦。

不管媒介上有多少嘩眾取寵的驚濤駭浪，塞拉
佐瓦渥拉只是寵辱不驚地擦亮着蕭邦的名片，享受
着這位天才為這片土帶來的榮耀和旅遊財富。不過
，對於這塊寶地，據說當地人一開始的狀態有些近
乎愚昧，許多人甚至不知道這裡曾飛出過一個音樂
天才的靈魂。後來在東歐社會主義陣勢特別是前蘇
聯的介入下， 「蕭邦展館」才得以建立，叫這一方
聲名大噪。這些信息也來自一些叫人將信將疑的媒
體，只能是信不信由你。

但是，即使我們只把這次到訪視如一次普通的
郊遊，一次茶餘飯後的散步，這一遊也叫我們的心
靈沾了仙氣。看過電影《綠野仙蹤》麼？對，那兒
就是個綠野，合該誕生出一位琴仙蕭邦的。

從塞拉佐瓦渥拉車站到 「蕭邦展館」可以坐六

路公共汽車。不巧剛開走了一班，只好坐出租車，
需約半小時。司機是個害羞的中年人，到展館後給
了我們個電話號碼，說公共汽車五點半就收了，需
要時可找他。那兒已是個僻靜鄉間，到時真誤了車
，就真是寸步難行了。司機傳遞了一份好意。

蕭邦出生時，他的家族並沒有佔有這一片領地
。這一切都是後人發掘投資的旅遊財富。這兒二戰
時也遭了轟炸，戰後打造這個展館是花了大價錢的
。不論是公、私投資者，都具備了一種眼光，也具
備了一份對天才的敬仰，這展館才能在看似自然的
形態中，不着痕跡地經營出渾然天成的設計。這個
館由幾部分組成：管理部門、飯店餐館、蕭邦出生
的老房子以及一大片自然園林。

展館的大門由岩石和木材築建，進去見到一條
由木料鋪棚架柱的長廊，材料雖質樸，氣勢卻恢宏
。它的一邊是大玻璃幕牆，舉目就能把外景盡收眼
底。另一邊是售票處和紀念品部。長廊盡頭是音像
室，約有二十平方米。來訪者先到這裡看上一段由
蕭邦作品做背景音樂的錄像，感受一下這片庭園的
風光以及蕭邦的音樂氣韻。

八月盛夏，庭園在陽光下煥發出各種層次的綠
意。高樹矮林，鮮花野草在我們眼前恣意盛長。一
條水流環繞着綠野，調適着夏熱，浮着野萍落葉暢
快地潺潺流淌，幾隻鳥不時在水面上點水掠過，又
即時消失在樹蔭深處。水上有兩三座橋，拱形的，
平直的，用的都是木材和水泥。這些最質樸最平實
的材料，在有心思的建築師手下，往往用出出人意
料的效果，它們在綠色的大自然中挑動了視覺的不
同觀感。庭園內有片開闊草坪，立着蕭邦的全身雕
塑，他蹲坐着雙目垂下，神態一如既往地憂鬱。園

內阡陌交錯，景點深藏不露，每個角落都自成一景
。播放音樂的設置就在路邊，十步一台的，不停播
着蕭邦的音樂，讓遊人感受着他的無所不在。

高大的樹叢在某一處密密地排列成一堵牆，流
水到這兒忽然緩流，積澱成一泓碧池，水上散浮着
嫩粉的荷花碧翠的水草，清涼從水中陣陣升起，也
叫人心生幽情。就着地勢建有半人高的灰牆，牆前
築砌出一個舞台，牆後的綠林便當成是舞台的幕布
後景了。這是一個完全融滙在自然山水中的舞台。
小湖的對面，是一片緩坡草地，砌築了數張長椅。
夏季的星期六、日，這兒會舉行各種音樂會。我們
到那天不是周六、日，也就和音樂盛會錯失交臂。
但我們能想像其時人們或全家出動，或情侶同行，
或呼朋引伴，在草地上端坐、斜躺、托腮沉思、恣
態輕鬆地欣賞一湖之隔的舞台傳來的音樂。他們大
都是蕭邦的同鄉，以一個小國子民追求質素的博大
之心，在這兒陶冶着泱泱人文情懷。

蕭邦出生在一所帶閣樓的房子，它掩映在綠樹
叢中，秀麗靜美。門前有一口池子。池旁立着蕭邦
的雕塑頭像。屋裡一面牆有張放大的舊照，照片中
的房子外觀破舊，站在前面的一眾據說是捐錢修葺
蕭邦出生房子的前輩音樂人。眼前的房子黑、白二
色，比較新淨。房子裡的地板、壁爐、牆壁也看得
出經過了精心拾掇。牆上掛着蕭邦一家五口各人的
畫相，蕭邦的相貌更多繼承了母親的陰柔。他的父
親是法國人，後來他投奔法國大抵是受着法國血統
的誘惑。屋內有份波蘭文文件，沒有英文說明，據
資料介紹是其父母結婚證明書。屋裡沒有傢具，只
有一部據說是蕭邦小時候彈過的三角鋼琴。資料上
說蕭邦六歲初習樂，七歲會作曲，八歲便登台。他
寫下的五線樂譜被製成現代影視產品，打在牆上和
窗簾上，閃爍着天才童年的輝煌。

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圍繞着這白房子的村野，
這大自然恩賜的山水，彷彿有無數的音樂精靈在草
叢中飛翔出沒，它們曾與童年蕭邦無數次心靈對話
，刺激了他的靈感。他的音符便是在這裡萌芽，流
向世界的。

那天非節假日，展館遊人不多。有對年輕父母
帶着兒女在太陽光影裡徜徉。看着他們採野花、捉
蜻蜓、把雙腳泡入清澈的水中，又或在樹下草中忽
藏忽現，對一些孩子頓生憐意。有的父母從未創造
過孩子與大自然親近的機會，這也可能扼殺了孩子
從大自然汲取靈氣的可能。創造性本來就是與山水
薰陶密不可分的。

遊客中還有一對年輕僧侶。男的挺拔英俊，女
的苗條姣好。若脫下一身黑袍，他們就是一對在自
然和藝術天地裡享受愛情滋潤的男女了。但他們的
教義規定了男女授受不親，那他們又怎麼會結伴前
來、同遊這僻靜的一角？為了阻止想像，我在他們
身後拍下了一張照片。在濃淡相宜的綠色背景中，
兩個黑色影子在優雅並行。我想告訴自己，我們要
相信這世上有過美好也的確存在着美好。蕭邦和他
的故事，他的音樂和眼前的出生地就富含着各種美
好的元素，這種 「美好」的受眾不分國度、年齡和
宗教。如果不相信美好，人生不就只剩下醜陋和灰
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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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號利順德 許 揚

「身體不適」是浙江體院公
布的官方說法。前不久，他們要
給游泳運動員孫楊更換教練，原
因是老教練朱志根 「身體不適」
。看來這次更換，充滿着對老教
練的關愛，很人本、很人文，讓
人不禁小有幾分感動。

但隔了不長時間，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游泳錦標賽上，
朱志根現身，而且是毫無病容地指導小隊員訓練。敏感（
或曰好事）的記者趕忙趨前問候： 「朱指導，您身體恢復
得怎麼樣？」朱志根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的身體沒問題
！」本來，在競技體育這個圈子裡，運動員更換教練是司
空見慣尋常事，只是鑒於前幾年孫楊的種種劣跡，以及緣
此引發的他與朱志根的尖銳矛盾，這次朱志根的下課，無
疑會讓人浮想聯翩。當然，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規範，
孫楊的所作所為可憎，以此為由把他 「廢」了，固然顯得
太過嚴苛，卻也不是不可以。但奈何這個行為不端的傢伙
游泳天分極高，加之朱志根多年對他的精心栽培，如今摘
取奧運金牌似乎已如探囊取物。知道奧運金牌在中國意味
着什麼嗎？那可是體育官員陞官的紅地毯、運動員吸金的
提款機啊！所以，為平息這場矛盾，讓孫楊能在繼續為國
爭光的同時，也給自己掙錢、更幫官員進步，朱志根的被
犧牲，就是順 「理」成章的事了。

面對中國的現實，我們可以理解浙江體院的做法，但
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在陳述朱志根下課的理由時要胡說八道
。其實，可以什麼理由也不說，也可以用 「工作需要」模
糊過去。不就是給孫楊換個教練嗎！既和國家的領土完整
無關，也與旁觀者的收入多少無涉，過幾天，也許就沒幾
個人再關心這個事了，但浙江體院卻偏偏要選擇胡說八道
這麼一種拙劣的手段，他們的智商（不說品質）真的是顯
得低了點兒！

現在，朱志根已經斬釘截鐵地表示： 「我的身體沒問
題！」浙江體院要麼展示確鑿證據，坐實他們說朱志根 「
身體不適」的宣布，要麼老老實實承認此前的 「身體不適
」說是胡說八道。這樣兩種做法，我覺得他們都不可能去
實踐。那就 「沉默是金」吧！只是希望能夠汲取教訓，今
後再不可以信口開河地造這種 「官謠」了。要知道，在人
世間形形色色的謠言之中，最無恥，最可憎，危害也最大
的，就是這種當權者有恃無恐的胡說八道！

身體不適 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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